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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可惜，凌靚兒很快就會發現自己的
想法是大錯特錯！

霍非凡帶著凌靚兒以最快的速度回到
了非凡莊。下馬後，霍非凡抓緊凌靚兒的皓
腕大步走回後園。他的步伐又快又急，凌
靚兒哪跟得上，跌跌撞撞的被他拖著走。

「夫……夫君，你……你走慢些，靚
兒……靚兒跟……跟不上，夫君……」凌
靚兒喘著氣半跑半走地出聲哀求。

但是霍非凡對她的要求卻充耳不聞，
腳步不停地回到後園，帶著凌靚兒回到如
玉樓後，才放開她。

「夫君，你……」
凌靚兒話還沒說完，霍非凡便暴怒地

喝斷她的話。
「不准這麼叫我，你不配！」

凌靚兒表情呆了呆，以為自己聽錯
了，忍不住再說： 「夫君，我……」

「住口，我不是說不准你這麼叫我了
嗎？不准！」霍非凡的神情凶惡得像要吃
人般，大聲對凌靚兒怒喊。

「為……為什麼？」凌靚兒傻傻地
間，她真的不懂。

霍非凡銳利的目光像刀子，不留情地
射在凌靚兒身上。他譏諷地揚起唇角：
「為什麼？你竟然問我為什麼？在你做出

這樣無恥的事後，你以為自己還配做我的
妾室嗎？」

「靚兒……解釋過你了，你不是也原
諒靚兒了在嗎？在表哥面前，靚兒經已經
說的很清楚了，你全也全都聽見了啊，為
什麼現在你卻這樣說？」凌靚兒茫然不懂
地看著霍非凡，她是毫不保留的說出真心
了啊。

霍非凡發出了譏刺不屑的冷笑聲。
「余仲豪是呆子，但我不是。凌靚

兒，你騙得了他卻瞞不了我，若不是我出
現，我想今天你們應該是互訴衷情、海誓
山盟的，祇因為有我這個不速之客，所以

在要抉擇之下，你才
靠向我，一腳踢開余
仲豪！你會選擇我的
原因很多，不外乎是
我有錢有勢，能讓你
過舒服的生活，輕易
就能將余仲豪給比下
去，所以聰明人都會
選擇我！至於你說愛
我，那祇是用來甩開
余仲豪的理由，你以
為我真會相信嗎？」

凌靚兒搖搖頭，
幾乎站不穩腳。

「不會的，你怎
能這樣誤解我呢？你
應該是最相信我的人
啊！我愛你，真的愛
你，我這輩子沒向任
何男人說過這句話，
你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我可以很
肯定大聲對你說？我愛你，我愛你！雖然
我曾那麼不願意嫁給你，也曾想離開你再
回到表哥身邊，甚至曾恨過你拆散我和表
哥，但是經過這些時間的相處，你的身影
一點一滴進駐到我心裡，讓我對你有了感
情，直到我完全愛上你！靚兒真的愛夫
君，就如同靚兒對表哥說的，一生一世，
這一輩子，靚兒永遠都愛夫君！」

含著淚，她發自內心的傾訴，將感情
完全攤開在霍非凡面前。霍非凡臉色仍然
很冷漠。

「若在今天之前你說愛我，我會欣喜
若狂，會珍惜你一輩子。可惜你是在我看
清你的真面目後才說愛我，我不會再相信
你的話了。凌靚兒，你是個騙子，對感情
不貞，根本沒資格說愛！」

（六十九）

「原來如此……」
金田一耕助默默地想了一會兒，又歎了一口

氣。
「聽完你剛才說的話，我開始有些理解為什

麼當初在松籟莊飯店的大廳，遊佐先生和駒井先
生用乒乓球拍互毆，球拍把手部分折斷，上面沾
滿鮮血時，你會顯得那麼震驚了。你是從斷柄。
染血的乒乓球拍，聯想到你母親房間裡的月琴是
吧？」

「是的。對不起，如果我早一點把這件事說
出來就好了。唉！都是因為那天早上我看到鏡面
上的留言，自己也動搖了，因此那把折斷的乒乓
球拍才會帶給我不吉利的聯想。」

「原來是這樣，我明白了。兇手當時一定是
看到你這種反常的表情，而且他知道折斷琴桿的
月琴這件事，所以才會在殺害遊位先生之後，故
意放一個斷柄、沾血的乒乓球拍在遊佐先生身
旁。」

「啊！這麼說，放置在那兒的乒乓球拍……」
「是的。除此以外，我不知道那支球拍還能

做何種解釋。先前我也猜不透兇手為什麼會在遊
佐先生身邊放置這個多餘的東西，聽了你的說
明，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兇手這麼做是希望利用
那支乒乓球拍引發你的聯想，把你趕回月琴島
上。換句話說，兇手的目的就是要把你關在月琴
島上。」

「可是，這又是為什麼呢？」
一股莫名的戰慄感令智子全身發抖。
「其實，兇手可以直接告訴我理由，讓我瞭

解他的用意啊！祇要有正當的理由，我隨時都可以回到島上去。
」

「我也不明白兇手為什麼不直截了當地說出原因。這個我們以
後再討論吧！對了，智子小姐。」

「什麼事？」
「我也贊成再回月琴島重新調查一次擁房間裡的東西。不過，

你是否也懷疑那個房間裡有秘密通道呢？」
「是啊！如果那裡有秘密通道的話，那麼我母親就未必是殺死

我親生父親的兇手，而我也會覺得安心。」
「那麼，你是不是曾經聽說過在府上某處，或者月琴島的某處

有秘密通道的事？」
「這個我倒是從來沒聽說過。昨天晚上我從青梅回來之後和老

師談過，老師也說她沒發現過什麼秘密通道。」
智子皺著眉頭說。
金田一耕助靜靜地想了一會兒，說：
「哦，謝謝你，我們今天就談到這兒吧！對不起，能不能麻煩

你請神尾老師過來一下呢？」
智子前腳剛出去，神尾秀子後腳就進來了。事情已經到了這種

地步，她也沒理由再隱瞞什麼了。
「事實上，關於十九年前那樁慘劇，外祖母一點也不知道。潤

為她年紀大、身體不好，我不想讓她受太大的刺激，所以便瞞著
她，請九十九龍馬幫忙處理所有的事。」

神尾秀子先替阿真開脫罪名之後，接著慢慢說出當時的情
景。

「之前我曾告訴過你，那天智子的父親一大早就拿著照相機出
去了。」 （一二五）

他那番話中，所謂 「被進攻的一方」，就
是人體。人體對於侵襲，有完善的 「防禦系統
」，那是他故意這樣說的，實際上，那就是人
人皆知的人體防疫系統。

而他口中的所謂 「進襲者」，自然也就是
無時無刻不向人體進攻的種種細菌和病毒，種
類之多，進攻形式之繁複，簡直難以形容。

我由於最近的一次經歷，恰好和病毒有關
聯，所以也就對那類題材，特別敏感。

我暗中吸了一口氣，同時，留意到，已瞭
解費力想說明什麼的，也不止我一個人。在靜
了極短暫的時間之後，有人道： 「費醫生，你
是想說，有一種病毒，完全瞭解人體免疫系統
的秘密，所以，可以肆無忌憚地向人體進攻？」

費力用力點頭： 「自然，人人都知道，這
種病毒進攻，得到成功之後，人會生什麼病。
」

各人都苦笑——自然人人都知道， 「後天
免疫力喪失症」，簡稱 「愛滋」，那是全人類
都在討論著的事。人類自稱萬物之靈，可是對
這種小得要放大幾萬倍才能看見的，甚至在人
類現階段的科學概念中，還不能被稱為生命的
病毒，卻全然束手無策，祇好滿懷恐懼地看著
它們蔓延恣虐。

在沉默了片刻之後，有人低聲問： 「這幾
年，你在實驗室中，你在研究這種病毒？」

很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之外，費力大搖其
頭： 「不，可是我一直在留意醫學界的訊息，
來自美國的研究結果——他們把這種病毒定名
為HIV3，也弄清楚了它們如何進襲人體，它們
的蛋白質外殼竟然可以不斷地變換性質，使得
人體的抗體受到迷惑，不發出警報，所以，它
們可以避過免疫系統的防禦，避過淋巴球，在
人體所有防禦系統毫無察覺的情形之下，已經
進入，匿藏在中樞神經系統內，喜歡什麼時候
發作，就什麼時候發作。」

在費力才一開始提及 「進攻陰謀」之際，
大家還不是怎麼在意，可是這時，話題一轉到那
麼可怕的病毒，人人都感到心頭有一股重壓。

有關這種病毒的常識，人人皆知，包括它
的潛伏期可以長達十年，也包括它在潛伏期間
是如何難以查察得出，自然也包括它的傳染
性，防治它的藥物和疫苗，似乎永遠也無法發
現。

又是一個時期的沉默，有人叫起來： 「換
個有趣一點話題好不好？」

我趁機問： 「費力，從實驗室中，培殖出一
種病毒來，利用這種病毒殺人，是不是可能？」

他連半秒鐘也沒有考慮，回答是絕對的肯
定： 「太容易了。」

我忙補充： 「情形有點特別——這種病
毒，有識別進攻目標的能力，譬如說，進攻的
目標，是……意志力薄弱，或者是在劇烈競爭
的社會中的失敗者……之類。」 （三）

柯爺喝聲： 「賤人住口！你主僕三人一條心腸做的事，怎能寬
宥這兩個小賤人！你也不必延挨時刻，天色已不早了，快快辦你事
罷。」

寶珠道： 「女兒自然要上這條路的。但女兒一死，祇放心不下
我的母親。女兒死後，祇求爹爹不要聽信別人的讒言，遭踏我母
親。女兒死在九泉，感恩不盡。」柯爺聽說，很不耐煩道：「我都知曉。你
速赴波心去罷。」

寶珠見他父親並無一點憐惜之意，他也不拜別柯爺，把心一
橫，圓睜杏眼，倒豎柳眉，叫聲： 「如媚，如鉤，快隨我來。」可
憐兩個丫環，戰兢兢被寶珠左手拉一個，右手拉一個，一氣拉至江
灘上。雖是天黑下來，星月照著看得清楚，哭叫： 「寶珠啊！你生有
絕世之容，死無葬身之地。紅顏薄命一至於斯！奴與宣郎親雖姨
表，從無一言之涉私，祇不過以才憐才，兩相愛慕，遂蒙千古垢污
之恨。宣郎呀！可知姨妹今晚為你四首《玉人來》詩，在此江心畢
命呢？」又叫聲： 「母親呀！女兒不能面別母親，祇好夢中相會
吧。」寶珠在江灘暗自悲想，又聽見柯爺遠遠喊叫： 「還不快快上
路！我就來親自動手了。」

寶珠也不睬他這些話，兩手用力將兩個丫環一拖，拖至灘邊，
兩手一鬆，一邊一個推將下去，然後哈哈大笑，自己將身一，隨入波
流。

正是：
白玉波翻埋粉骨，水晶簾卷葬香魂。
柯爺聽見 「拍通」幾聲，已知女兒主僕三人自盡江心了，仍放

心不下，又走至江灘四處一望，並無一人，方歎息不已道： 「非為
父下此毒招，祇為聲名要緊。你在陰曹休怨為父的。」說罷，轉身
大踏步獨自而回。免不得次日夫人知道女兒被柯爺逼死江心，哭鬧
幾場，又鬧不過柯爺。思女傷心，氣成一病，不得起床。

祇有秀林見寶珠已死，夫人又病了，不出房門，無人礙眼，心
下大喜。祇等柯爺不在家中，便到花園去會蔣公子，任意狂為。家
中人等也有些風聲知道，祇不敢向柯爺說出，怕的又起風波，且自
慢表。

祇言如媚、如鉤下了江心，二人摟抱一處，隨波流去。寶珠到
了江心，似有人托住身子，一直送至對岸。岸邊已有兩隻小船幫住
一號大船，祇聽大船上有人喝叫眾水手：「速赴江心救人！」

祇聽兩隻小船上一應答應，跳出多少水鬼，同赴江心救人，早
將寶珠救起，送與大船上面。隨後又把如媚、如鉤一併救到大船。

（二十八）

南海漁人摸摸頭道： 「你不是要我殺死
他們嗎？」

金蒲孤神色一正道：
「是的—剛才我是一時糊塗，差點中了

劉素客的狡計，若非劉小姐一言提醒，我就
上了他的大當……」

南海漁人怔然道： 「這是怎麼說？」
金蒲孤手指著耿不取道：
「家師等雖然受到劉素客的迷惑，不過

是片面受愚，而老耿才是受毒最深的一個，
他的功力一點都沒有減退——」

耿不取大聲怪叫道： 「你胡說！」
金蒲孤冷笑道：
「老耿！你裝得太像了，所以才露出了

馬腳，你打了我一個嘴巴，就算你功力全
失，至少也有一個普通人應有的骯勁，可是
你那一掌出手看來很重落在我臉上卻一點感
覺都沒有，可見你對力量的控制很有把握，
一個失去功力的人，會做到這個程度嗎？」

耿不取怪叫一聲，飛身向門中走去，天
山逸望與白獲竺青則呆了一呆，也向門後走
去了！

金蒲孤向南海漁人輕歎一聲道：
「前輩，謝謝你的幫助，雖然我沒有中

劉素客的圈套，但是他這一手太狠了，我不
得不承認失敗，今天還是走吧，以後再找他
……」

南海漁人莫名其妙地道： 「老弟！你把

我弄糊塗了，你倒底在說些什麼？」
金蒲孤歎道：
「劉素客把家師等控制在掌心，我就無

法對付他，除非我能先把他們從迷失中警覺
出來！」

南海漁人道：
「這個不談，剛才你說什麼圈套，我到

現在還是沒弄明白，這是什麼圈套呢？」
金蒲孤輕輕一歎道：
「劉素客利用家師來阻止我傷害他，卻

又利用老耿來鼓動我殺師……」
南海漁人道： 「他說的話很有道理呀！

」
金蒲孤苦笑道：
「正因為他說的太有道理，我才會上了

當，我從小是個孤兒，家師不但對我有授技
之恩，更有撫育之德，假如我殺死了他老人
家，義必不能偷生！」

南海漁人道：
「可是你殺死了劉素客之後，再以身殉

於令師之前，豈非是恩義兼顧了！」
金蒲孤道： 「這是我的想法，劉素客不

會讓我這麼做的。」
南海漁人不信道： 「那時還有誰能阻止

你？」
金蒲孤莊容道： 「有的！老耿！」
南海漁人一愕道： 「他用什麼方法來阻

止你？」

愛蒲孤冷笑道；
「他先用一篇大道理陷我於不義，最後

又以大義相責，逼我自刎於家師之前！」
南海漁人道： 「那劉素客呢？」

金蒲孤道：
「家師一死，老耿的功力也自然而然地

恢復了，他以師門長輩的身份逼我以死謝
罪，更以剪除劉素客代我們報仇的事引為已
仟，我還有理由拒絕嗎？把我逼死以後老耿根
本在劉素客的控制中，再沒有人能阻止他橫
行天下了」

南海漁人怔了半天才造： 「耿老頭真能
逼得你自盡嗎？」

金蒲孤正色道：
「真等大錯鑄成，我即使明知道是陰

謀，也會毫無考慮地就死，這是我為人立身
處世最基本的態度，否則劉素客就不必這麼
怕我了，我不比他強，唯一他所不能及的就
是我們胸中的這點正氣……」

南海漁人木然片刻，忽而恭敬地朝他作
了一揖道：

「老弟！以前我替你效力，祇是為了想
還你的人情債，今後我追隨你，則是欽佩這
個人！」

金蒲孤連忙還了他一揖道： 「前輩這樣
說，我就太不敢當了……」

南海漁人哈哈大笑道：
「算了！算了！說起來也慚愧，我癡長

了一把年紀，白學了一身功夫，半生虛渡，
祇知道滿足一己之所欲，雖然沒做過什麼惡
事，卻沒有行過一件善舉，今後有生之年，
倒要跟你學學，做幾件有益於人的事，也算
對得起自己一點……」
（七十九）


